
C 2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三）辛卯年二月十九

采風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F e a t u r e

當
案
頭
靜
靜
地
放
置
一
本
︽
國
學
新
視
野
︾
雜
誌
，
我

看
到
它
復
活
了
。

復
活
有
兩
層
意
義
。
第
一
層
意
義
是
國
學
的
本
身
，
這

株
生
長
在
內
地
、
曾
是
根
深
葉
茂
的
文
化
大
樹
，
遭
到
人

為
的
砍
伐
，
從
一
九
一
一
年
的
﹁
五
四
﹂，
到
二
十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差
點
連
根
被
刨
起
，
凋
萎
、
壞
死
了
。
中
國
文
化
的
薪

火
已
奄
奄
一
息
了
。
所
以
白
先
勇
曾
提
出
要
再
來
一
次
﹁
五
四
﹂

運
動
，
把
否
定
的
傳
統
文
化
再
恢
復
過
來
。
迄
今
國
學
已
愈
來

愈
受
到
肯
定
。
國
學
這
株
文
化
死
樹
經
﹁
春
風
吹
又
生
﹂，
又

煥
發
了
生
機
。

二
年
前
，
接
受
一
位
文
化
界
朋
友
的
重
託
，
籌
辦
︽
國
學
新

視
野
︾
雜
誌
。
說
老
實
話
，
我
於
﹁
國
學
﹂
是
門
外
漢
，
但
因

我
在
外
國
進
修
過
雜
誌
學
、
曾
編
過
幾
本
雜
誌
，
朋
友
非
要
我

籌
劃
不
成
，
本
身
是
有
意
義
的
工
作
，
又
推
搪
不
掉
，
有
點

﹁
臨
危
受
命
﹂
的
況
味
。

把
這
個
重
活
攏
下
來
後
，
不
得
不
施
展
渾
身
解
數
，
先
是
請

了
國
學
大
師
饒
宗
頤
教
授
為
雜
誌
題
款
，
又
聘
請
了
一
批
頂
呱

呱
的
顧
問
：
如
王
堯
、
李
焯
芬
、
李
學
勤
、
吳
宏
一
、
余
英

時
、
汪
榮
祖
、
金
耀
基
、
馬
悅
然
、
袁
行
霈
、
馮
其
庸
、
湯
一

介
、
裘
錫
圭
、
鄭
欣
淼
、
樂
黛
雲
、
劉
再
復
、
劉
夢
溪
、
嚴
紹

盪
、
饒
宗
頤
︵
按
筆
劃
序
︶
等
人
，
都
是
重
量
級
、
響
噹
噹
人

物
。之

後
，
便
發
動
海
內
外
學
者
、
朋
友
或
朋
友
的
朋
友
寫
稿
，

這
些
稿
件
也
是
大
家
手
筆
，
其
犖
犖
大
者
包
括
：

國
學
名
家
專
訪
：

鄭
煒
明
：
饒
宗
頤
的
國
學
新
視
野

漢
學
名
家
專
訪
：

馬
悅
然
：
我
的
學
術
生
涯

陳
文
芬
：
著
名
漢
學
家
馬
悅
然
專
訪

其
他
名
家
文
章
包
括
：

王
　
堯
：
藏
傳
佛
教
之
活
佛
轉
世
制
度
的
形
成
和
發
展

樂
黛
雲
：
漢
學
新
動
向
的
三
個
例
子

吳
宏
一
：
︽
詩
經
．
唐
風
︾
新
繹

李
焯
芬
：
佛
學
新
視
野

劉
再
復
／
劉
劍
梅
：
關
於
︽
紅
樓
夢
︾
的
最
新
對
話

野
口
滿
成
／
方
順
生
：
方
召

的
藝
術
與
人
生

嚴
紹
盪
：
近
代
日
本
中
國
學
形
成
的
歷
史
考
察

吳
新
雷
：
從
﹁
蘇
崑
﹂︽
牡
丹
亭
︾
展
望
崑
劇
的
傳
承
發
展

在
集
齊
稿
件
、
萬
事
俱
備
，
準
備
編
印
成
冊
之
際
，
卻
因
贊

助
人
出
事
了
、
資
金
出
了
問
題
。

消
息
傳
來
，
恍
如
晴
天
霹
靂
。
更
致
命
的
是
無
法
向
這
些
義

無
反
顧
、
拔
刀
相
助
的
認
識
與
不
認
識
的
朋
友
交
代
，
因
這
些

稿
件
是
他
們
在
熒
熒
青
燈
下
、
一
筆
一
劃
熬
出
來
的
心
血
結

晶
。
為
此
，
我
不
得
不
涎

臉
上
竄
下
跳
，
到
處
撲
錢
辦
雜

誌
。先

是
有
一
位
新
加
坡
老
闆
表
示
有
興
趣
出
版
，
主
動
提
出
撥

款
若
干
，
連
人
員
編
制
也
涉
及
了
。
白
紙
黑
字
，
言
之
鑿
鑿
。

我
透
一
口
氣
，
立
即
函
告
各
位
學
者
、
專
家
。
結
局
是
這
位
老

闆
出
爾
反
爾
，
後
來
更
一
筆
勾
銷
，
令
人
心
寒
。
其
後
還
有
好

心
人
，
如
李
焯
芬
教
授
的
熱
心
薦
引
，
也
是
無
功
而
返
。

兩
年
來
為
此
碰
得
焦
頭
爛
額
，
尚
幸
皇
天
不
負
有
心
人
，
在

絕
望
裡
透
出
曙
光
，
在
柳
暗
中
展
現
﹁
又
一
村
﹂，
最
終
得
到

中
華
能
源
基
金
會
的
贊
助
出
版
。
這
是
復
活
的
第
二
層
意
義
。

︵
上
︶

日
本
世
紀
大
地
震
加
海
嘯
核
洩
漏
浩

劫
，
東
京
對
北
以
上
關
東
地
區
半
壁
江
山

幾
陷
湮
滅
。
仙
台
是
日
本
北
部
第
三
大

城
，
僅
次
於
東
京
和
札
幌
，
仙
台
地
如
其

名
真
的
美
如
仙
境
，
這
是
個
海
濱
園
林
大
城
，
全

城
綠
化
櫸
樹
遍
市
成
蔭
。
仙
台
對
外
海
灣
有
近
百

小
島
星
佈
灣
上
，
皆
長
滿
松
樹
，
統
名
松
島
，
乘

船
遨
覽
其
間
如
入
仙
境
，
日
本
古
來
三
大
美
景
為

宮
島
海
涯
鳥
居
、
京
都
灣
景
落
日
之
﹁
天
橋
立
﹂

和
排
第
三
之
松
島
仙
境
，
如
今
一
劫
此
仙
境
無
存

矣
。擁

有
美
景
之
仙
台
一
直
是
旅
遊
名
地
，
外
國
遊

客
視
此
為
目
標
遊
點
越
來
越
多
，
港
人
近
年
亦
視

為
遊
點
熱
地
。
五
年
前
國
泰
公
司
特
為
此
在
仙
台

設
辦
事
處
，
有
職
員
數
十
，
這
次
浩
劫
但
願
香
港

派
駐
之
國
泰
辦
事
人
員
能
及
時
逃
離
大
難
，
因
阿

杜
與
此
辦
事
處
有
過
淵
緣
。

事
緣
一
九
九
六
年
日
本
富
士
電
視
辦
日
港
明
星

大
賽
車
，
請
成
龍
做
港
隊
領
頭
不
果
︵
成
龍
要
拍

荷
里
活
片
︶，
改
為
請
元
彪
領
隊
，
元
彪
舉
旗
號

召
港
星
參
與
其
盛
，
當
時
報
名
同
隊
赴
日
的
有
周

潤
發
、
劉
德
華
、
譚
詠
麟
、
錢
嘉
樂
、
爾
冬
陞

等
，
隨
隊
啦
啦
隊
女
星
有
梅
艷
芳
、
李
麗
珍
、
張

曼
玉
、
郭
秀
雲
等
，
來
回
旅
費
全
由
富
士
電
視
負

擔
，
因
報
名
人
多
，
多
出
費
用
由
嘉
禾
公
司
包

底
。
阿
杜
識
日
語
被
任
命
文
書
領
隊
，
浩
浩
蕩
蕩

抵
東
京
後
即
日
全
體
赴
仙
台
，
住
在
仙
台
國
際
賽

車
場
旁
之
大
酒
店
。
仙
台
是
日
本
被
世
界
賽
車
會

公
認
之
三
大
車
場
之
一
︵
另
為
鈴
鹿
和
名
古
屋
車

場
︶，
入
住
後
人
人
忙
於
參
觀
場
地
，
阿
杜
才
發

覺
當
時
為
︽
星
晚
︾、
︽
華
僑
︾、
︽
快
報
︾
等
多

份
專
欄
寫
的
稿
在
港
機
場
忘
了
傳
真
，
仍
在
行
李

之
中
，
即
打
電
話
給
市
區
之
仙
台
國
泰
辦
事
處
求

助
，
聽
電
話
的
是
個
說
廣
東
話
之
老
友
，
回
話
：

﹁
得
，
全
部
免
費
代
你
電
傳
返
港
各
報
，
即
交
過

來
可
也
。
﹂

大
喜
之
餘
取
得
地
址
，
急
召
的
士
前
往
，
原
來

由
郊
區
之
度
假
酒
店
入
到
仙
台
市
區
，
共
耗
車
費

萬
五
日
圓
約
港
幣
千
餘
元
，
這
三
篇
專
欄
稿
可
謂

矜
貴
之
至
。
而
事
後
該
國
泰
職
員
還
駕
車
送
阿
杜

回
酒
店
，
隆
情
厚
誼
至
今
不
忘
也
。

該
次
港
日
明
星
賽
車
弄
出
很
多
新
聞
，
本
是

純
娛
樂
明
星
義
賽
，
但
參
賽
車
手
入
電
腦
一

查
，
原
來
爾
冬
陞
、
錢
嘉
樂
等
都
出
過
澳
門
或

芭
提
雅
國
際
賽
車
，
榜
上
有
名
被
列
職
業
車

手
，
日
本
明
星
隊
即
召
近
藤
真
彥
、
清
水
和
夫

等
有
國
際
賽
資
格
的
名
手
歸
隊
，
比
賽
結
果
港

星
車
手
包
辦
最
後
五
名
，
出
足
洋
相
。
又
隔
一

年
成
龍
再
帶
隊
往
仙
台
車
場
，
不
過
是
為
拍

︽
霹
靂
火
︾
賽
車
外
景
了
。

日
本
發
生
世
紀
大
地
震
，
人
人

都
在
電
視
畫
面
強
烈
感
受
得
到
。

地
震
後
的
日
本
人
表
現
出
的
秩

序
，
不
知
人
人
是
否
也
強
烈
感
受

得
到
。
之
所
謂
強
烈
感
受
得
到
，
是
除

了
心
有
戚
戚
然
之
外
，
還
會
反
思
自
己

的
文
化
教
育
，
為
什
麼
面
對
大
災
大
難

時
，
日
本
文
化
發
揮
了
這
樣
的
影
響

力
？別

說
排
隊
等
候
進
入
超
市
購
買
日
用

品
，
是
那
麼
井
然
有
序
。
別
說
進
入
超

市
後
絕
不
搶
購
，
只
買
僅
夠
自
己
維
生

的
日
用
品
。
就
看
看
那
些
在
馬
路
上
排

成
長
長
隊
伍
的
車
龍
，
是
那
麼
地
安

靜
，
沒
有
一
絲
一
毫
的
喇
叭
聲
音
，
也

不
會
去
搶
道
。

再
看
看
香
港
的
交
通
情
況
，
常
常
會

發
覺
，
就
是
因
為
後
面
的
車
輛
等
得
心

焦
而
喇
叭
聲
不
斷
，
常
常
因
為
後
面
的

車
輛
不
管
另
一
條
線
路
是
不
能
左
轉
只

能
直
行
的
，
卻
不
顧
一
切
去
﹁
爬
頭
﹂，

讓
直
行
車
輛
無
法
順
利
直
行
，
必
須
等

候
他
再
插
回
原
線
才
能
通
過
，
造
成
嚴

重
阻
塞
。

領
救
濟
品
時
，
排
隊
的
人
都
只
領
自

己
一
份
，
親
友
無
力
行
走
去
領
，
則
自

己
再
去
排
隊
代
領
。

這
些
精
神
，
港
人
有
多
少
會
做
得

到
？
有
論
者
說
，
這
就
是
教
育
文
化
的

差
異
，
日
本
人
懂
得
知
恥
，
知
道
﹁
打

尖
﹂
、
﹁
搶
購
﹂
，
是
一
種
恥
辱
的
行

為
，
絕
不
會
做
。
不
只
是
平
時
不
會

做
，
面
對
九
級
大
地
震
和
海
嘯
的
災
難

之
後
，
更
不
會
做
。
這
樣
的
知
恥
心

理
，
是
長
久
的
文
化
孕
育
出
來
。
反
觀

我
們
的
教
育
文
化
，
有
這
樣
的
底
蘊

嗎
？
有
想
過
如
此
的
教
育
嗎
？

面
對
大
災
難
，
世
人
如
果
還
以
看
熱

鬧
的
心
情
來
觀
看
，
吸
取
不
到
一
點
啟

示
，
往
後
遇
上
天
災
時
，
就
要
加
上
人

禍
了
，
比
如
無
知
地
去
搶
購
食
鹽
。

因
為
日
本
地
震
，
令
到
最
近
看
日
本
動

漫
時
，
更
加
有
另
一
番
體
會
。
我
的
意
思

是
很
多
時
候
，
所
謂
的
人
心
牽
連
，
往
往

不
是
以
線
性
的
對
應
邏
輯
簡
單
地
呈
現
出

來
，
正
如
村
上
春
樹
在
地
震
小
說
︽
神
的
孩
子

在
跳
舞
︾
中
，
所
反
覆
強
調
的
正
是
一
種
似
有

還
無
若
即
若
離
的
隱
性
關
係—

眼
前
的
地
震

無
論
與
你
的
牽
連
有
多
深
多
淺
，
其
實
總
有
一

鱗
半
爪
的
烙
印
藏
於
陰
影
，
不
知
何
時
何
刻
又

會
以
另
一
種
形
式
顯
現
出
來
。

此
所
以
眼
見
日
本
災
民
在
地
震
後
的
冷
靜
專

業
到
跡
近
不
可
置
信
，
更
加
明
白
到
動
漫
中
的

熱
血
世
界
是
何
等
需
要
及
迫
切
。
一
切
均
有
時

限
，
面
對
不
可
操
控
的
外
在
條
件
，
更
加
需
要

及
早
決
志
明
心
。
而
他
們
的
熱
血
作
品
，
之
所

以
可
以
超
時
空
地
不
斷
重
構
又
重
構
，
我
認
為

核
心
關
鍵
在
於
背
後
由
創
作
人
角
度
主
導
出
發

所
致
。
唯
其
人
人
抱

有
前
無
後
，
每
一
集
都

是
最
後
一
集
的
心
情
去
拚
死
創
作
，
作
品
才
可

以
不
斷
突
破
高
峰
，
令
人
沉
溺
不
已
。

是
的
，
就
以
我
迷
戀
不
已
的
︽
銀
魂
︾，
又
或

是
近
期
人
氣
急
升
的
︽
爆
漫
︾
為
例
，
兩
者
不

約
而
同
借
熱
血
來
包
裝
，
實
質
卻
是
徹
頭
徹
尾

從
創
作
人
心
境
出
發
的
真
誠
漫
畫
。
此
所
以
前

者
一
而
再
，
再
而
三
去
盡
試
不
同
形
式
，
由
最

文
學
深
情
的
私
日
記
︵
一
百
八
十
八
集
︽
觀
察

日
記
要
好
好
寫
到
最
後
︾︶
到
最
大
膽
的
定
鏡
形

式
一
鏡
到
尾
︵
一
百
五
十
六
集
︽
進
入
路
邊
攤

需
要
微
妙
的
勇
氣
︾，
全
集
僅
以
定
鏡
鎖
定
路
邊

攤
檔
主
的
反
應
，
所
有
其
他
角
色
均
以
畫
外
音

及
框
外
出
入
來
交
代
，
看
到
人
瞠
目
結
舌
︶，
整

個
創
作
團
隊
顯
然
不
斷
躬
身
刁
難
以
自
作
孽
為

樂
。
同
樣
若
以
︽
爆
漫
︾
為
例
，
最
好
看
的
肯

定
就
是
真
城
最
高
及
高
木
秋
人
，
夥
同
他
人
掏

盡
心
思
為
作
品
尋
找
突
破
性
設
計
的
片
段
，
正

如
第
十
一
集
中
為
完
美
犯
罪
的
漫
畫
想
出
手
機

暗
號
的
推
理
點
子—

那
不
再
關
乎
某
一
場
面

的
設
計
成
敗
，
而
是
當
中
灌
注
通
篇
力
透
紙
背

的
創
作
熱
情
，
唯
其
如
此
才
得
以
證
明
自
己
沒

有
白
活
，
在
世
上
好
好
留
下
曾
經
步
過
的
痕
跡

點
滴
。

創作人心曲

不
論
是
九
十
、
八
十
還
是
七
十
後
，
時
下
年

輕
人
的
人
生
目
標
大
多
是
買
樓
，
或
許
，
這
現

象
可
被
視
為
香
港
的
一
種
特
色
，
不
過
另
一
方

面
也
正
好
反
映
了
﹁
地
產
霸
權
﹂
的
問
題
嚴

重
。要

知
道
自
己
的
置
業
夢
成
功
機
會
有
多
大
，
最
簡

單
的
方
法
除
了
努
力
儲
錢
，
其
次
也
可
從
面
相
中
得

到
端
倪
，
其
關
鍵
在
於
位
於
眉
與
眼
之
間
的
﹁
田
宅

宮
﹂。一

般
而
言
，
田
宅
宮
的
高
度
應
與
自
己
的
食
指
相

等
，
太
窄
者
不
但
為
人
較
急
躁
，
社
交
手
腕
通
常
亦

較
差
，
能
擁
有
自
己
物
業
的
機
會
也
較
低
。
相
反
，

田
宅
宮
愈
寬
闊
的
人
性
格
愈
溫
吞
和
善
，
若
宮
位
寬

闊
飽
滿
兼
無
紋
、
痣
或
疤
痕
，
再
配
以
一
雙
炯
炯
有

神
的
眼
睛
，
其
人
能
夠
自
置
物
業
的
運
氣
亦
會
特
別

良
好
。

其
實
除
了
看
置
業
運
外
，
田
宅
宮
亦
反
映
了
一
個

人
與
家
庭
的
關
係
。
宮
位
生
得
狹
窄
、
凹
陷
或
長
有

紋
、
痣
、
破
者
，
一
生
易
與
家
人
爭
吵
或
受
家
庭
問

題
困
擾
，
嚴
重
者
甚
或
會
出
現
兄
弟
爭
奪
房
子
等
問

題
。
最
簡
單
的
解
釋
，
自
然
是
宮
位
不
美
者
性
格
通

常
較
孤
僻
、
較
難
與
人
好
好
相
處
，
人
生
自
然
多
受

人
事
的
問
題
困
擾
。

天
命
有
時
會
想
，
擁
有
自
己
的
物
業
應
否
是
每
人

的
﹁
人
生
之
最
﹂
？
有
人
可
能
會
覺
得
我
是
在
說

﹁
風
涼
話
﹂，
不
過
坦
白
說
，
我
也
是
近
幾
年
才
擁
有

自
己
的
物
業
，
而
且
也
不
過
是
個
五
百
多
呎
的
細
小

單
位
。

記
得
十
多
年
前
，
當
時
年
紀
還
不
過
是
十
多
歲
的

七
十
後
，
他
們
不
少
人
的
夢
想
乃
是
希
望
擁
有
如
夢

幻
一
樣
的
愛
情
。
何
解
當
下
的
十
多
歲
青
少
年
，
這

麼
快
便
會
追
求
﹁
買
樓
﹂
這
種
如
此
實
際
的
目
標
？

不
過
想
深
一
層
，
在
現
今
的
香
港
社
會
，
要
買
樓
可

能
要
比
擁
有
一
段
完
美
愛
情
更
加
渺
茫
，
所
以
追
逐

自
己
的
物
業
可
能
要
比
追
逐
愛
情
更
不
實
際
，
故
而

更
符
合
年
輕
人
愛
追
夢
的
心
態
！

買樓夢

進入21世紀，「國學熱」如滾滾春潮，在中華大地
勃然興起。從幾年前「學術明星」于丹講《論語》引
發「孔孟熱」，到國內大學紛紛建立國學院和國學讀
本的大大走紅，加之一百多所孔子學院在全球誕生，
國學迅速成為一個影響廣遠的「關鍵詞」。今年1月11
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又添文化新地標——9.5米高的孔
子青銅像在國家博物館北門外落成，更將「國學熱」
推向新高。
「國學熱」也是今年兩會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之

一。全國政協委員、山東省工商聯副主席宗立成等人
在會上提議，將國學教育納入九年制義務教育。他認
為，中國國民整體素質較高，與「尊師愛幼」、「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等傳統文化的熏陶有關。但國學正
被年輕一代遺忘，他們熱衷於西方文化，強調自我主
義，在校學生則只看「數理化外」不讀「四書五
經」，只重考試成績而忽視人文修養，致使校園內外
被「應試教育」籠罩，喪失了綿延千年「以德為核心」
的經典教育傳統。如果將國學融入義務教育，將「四
書五經」等翻成白話文，讓學生從中熟悉傳統經典，
定會受益無窮。
「腹有詩書氣自華」，學習國學對個人而言是培養

君子氣質和人格魅力，對社會來說則有構建道德價值
體系、提升人文底蘊、激發愛國熱情之功。國學中蘊
含 巨大的智慧與力量，它啟迪人們治國之良方、成
功之秘訣、人性之弱點、處世之要旨。它博大精深，
是一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綜合性學問，值得人們一
輩子學習。3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兩會閉幕的記者
會上就引用了「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
終」（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骨肉之親，析
而不殊」（見《漢書．武五子傳》）和「憂國不謀身」
（見劉禹錫《學阮公體三首》）和「如將不盡，與古為
新」（見司空圖《詩品．纖穠》）等國學經典名句，贏

得滿堂彩。
「國學熱」的方興未艾是件好事。作為中華文明的

瑰寶，它的興起反映中國思想文化界和教育界對傳統
文化的回歸和深深的憂患意識。「五四」以來，中國
文化有幾次大的斷裂。賽先生、德先生猛烈衝擊傳統
文化，在當時是一種進步，但也造成文化的裂痕；後
來的「文化大革命」更如「摧枯拉朽」將傳統文化
「掃地出門」。從「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慘
痛的教訓值得國人永遠銘記。
30年改革開放徹底解放國人的思想，大家不約而同

回望歷史，目光一下子落到孔子和國學身上。民族的
血脈建立在傳統文化基礎上。一個民族必須有自己的
根，這個「根」就是本民族傳統文化。當今社會，人
們對物質的東西追求太多，精神層面上的追求明顯欠
缺。「國學熱」正好給人們一種觀念和情感上的彌
補，滿足了國人精神尋根的需求。
「國學」一詞，始之清末。當時歐美學術進入中

國，號稱「新學」、「西學」。與之相對，人們便將中
國固有的學問統稱為「舊學」、「中學」或「國學」。
如今我們所說的國學，是指以先秦經典及諸子學為根
基，涵蓋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和同時期
的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與明清小說及歷
代史學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和學術體系。
包括儒家思想、兵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及

道家思想等先秦諸子的思想及學說，對中國傳統文化
的影響根深蒂固，它們從不同層面論述如何治理國
家、做人處世，慢慢形成中國的傳統觀念，熏陶 歷
代的國人。從廣義上講，中國古代的人文和學術，涵
蓋政治、歷史、思想、哲學、經濟、地理乃至書畫、
音樂、易學、術數、醫學、星相、建築等等，都是國
學涉及的範疇。
對國學持什麼態度，其「熱度」究竟能持續多久？

關係到我們該建立怎樣的文化體系的大問題。現在社
會上對文化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民族虛無主
義，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基本上看不起國
學，認為它們過時了；另一種認為只有自己的才好，
對西方的思想觀念基本採取排斥態度。不消說，這兩
種態度都是偏頗的、錯誤的。既傳承國學優良傳統，
又吸取西方先進文化，才是兩全其美之策。正如溫家
寶總理在此次記者會上所說：「文化傳統是一個國家
的靈魂，文化傳統更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我們一定
要充分發揚祖國的文化傳統，還要善於把文化傳統與
時代精神結合起來。」誠哉斯言！
有道是「讀書要趁早，愈早愈好；經典似佳釀，愈

久愈香」。筆者以為：學問大家季羨林先生當年婉辭
「國學大師」稱號，一方面是他謙遜的表現，一方面
也是告訴人們國學的深厚廣博。但是，任何事物都不
能過熱，國學也一樣，一熱就會膨脹，就會「發
燒」，就會產生病態。一味「虛火過旺」或者一哄而
上，「圖形式、湊熱鬧」，就會事與願違事倍功半得
不償失，甚至被別有用心者假國學之名宣傳封建迷信
那一套。另外，畢竟時代變了，國學教育也須與時俱
進，與現代科學民主的公民教育相適應，所謂「道窮
則變，變則通」。

平心而論，國學不能包攬天下、醫治百病，不可能
完全解決現在的道德滑坡、人心浮躁和觀念虛無等問
題。何況，國學畢竟是在封建社會形成的價值觀，由
於歷史的原因，它們不可避免地明顯帶有局限乃至糟
粕。譬如「孝文化」，其核心是「三綱五常」，其中的
「孝道治天下」就有悖今天「依法治國」的原則，如
果我們把這些囫圇吞棗照搬過來，那就不是進步而是
倒退了。國學中的某些知識也有違普世真理和現代科
學知識，經史子集中某些名人之言，也缺乏邏輯性與
科學性，顯得牽強附會，經不起歷史的推敲。但瑕不
掩瑜，這些不足並不影響國學的巨大光輝與魅力，絕
不是「一棍子打死」。只要我們採取一分為二的評判
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就能使國學的積極
作用發揮到最大化。
走進各大書店，如今海內外各種國學讀本五花八門

數不勝數，但多為單行本和註釋本。想把眾多的國學
著作「一網打盡」盡收眼底，要費極大的精力與時
間，除非專家，一般人是難為其難的。如果能對豐富
多彩洋洋灑灑的國學讀物，匯其精華於一爐，使讀者
一冊在手便知國學之大概，達到「窺一斑而知全貌」
之目的，必將事半功倍受益無窮。出版社和有識之士
若能從《論語》、《孟子》、《老子》、《莊子》、《中
庸》、《大學》、《忠經》、《孝經》、《忍經》、《詩
經》、《尚書》、《禮記》、《春秋》、《三字經》、
《千家詩》、《弟子規》、《幼學瓊林》、《增廣賢
文》、《圍爐夜話》、《菜根譚》、《小窗幽記》、《曾
國藩家書》等眾多國學經典中優中選優，編著一本
《國學精粹選》，彌補當今國學讀本之不足與欠缺，讓
讀者花較短時間即能讀到經典中的經典、精髓中的精
髓，必是件利國利民之舉。
國學不啻博大精深淵源無窮，也很具體、很溫

馨、很親切，浸潤在中華人文傳統的枝枝葉葉之
中。正如1300年前「詩聖」杜甫在《春夜喜雨》中
所吟：「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
潤物細無聲⋯⋯」但願我們的新版國學讀物，能像
「春夜喜雨」，源源帶給人們「潤物細無聲」的惠
澤，讓國學的「熱度」歷久彌新、長暖人心。

新復活記

難忘仙台

彥　火

客聚

走
純
情
小
生
路
線
的
林

，
被
爆
與
有
小
舒
淇
之
稱

的
內
地
性
感
新
人
潘
霜
霜
的
床
照
，
令
林

大
受
曾
愛

過
的
人
出
賣
的
打
擊
，
形
象
亦
險
遭
破
壞
，
幸
而
林

是
單
身
，
大
家
覺
得
交
女
朋
友
正
常
過
正
常
，
男
女
性

格
不
合
分
手
也
沒
甚
麼
大
不
了
，
林

的
表
現
又
很
有
風

度
，
沒
有
數
落
女
方
，
加
上
林

的
好
形
象
底
子
夠
厚
，
粉
絲

沒
離
棄
，
繼
續
力
撐
，
並
力
斥
潘
霜
霜
自
導
自
演
，
目
的
是
借

林

知
名
度
博
出
位
，
更
有
陰
謀
論
指
是
林

的
競
爭
對
手

使
美
人
計
，
要
他
一
鋪
清
袋
，
這
個
說
法
也
太
匪
夷
所
思
。

在
爆
出
床
照
當
天
，
湊
巧
︵
可
說
走
運
︶
林

要
返
無

試
造
型
為
新
劇
宣
傳
，
記
者
見
到
他
馬
上
一
湧
而
上
，
林

不
閃
不
避
地
老
實
交
代
兩
人
曾
是
男
女
朋
友
，
現
已
分
手
，

隨
即
他
主
動
打
電
話
給
我
接
受
訪
問
，
更
深
入
講
述
整
件
事

的
來
龍
去
脈
，
不
少
傳
媒
都
引
述
其
中
的
內
容
，
知
道
他
是

在
熟
睡
時
被
偷
拍
，
大
家
都
認
為
他
是
受
害
人
，
即
時
為
危

機
止
血
，
保
住
了
形
象
。

我
問
林

究
竟
他
跟
潘
霜
霜
拍
了
多
少
輯
照
片
？
他
答
不

知
道
，
的
確
一
對
情
侶
又
怎
會
數

拍
了
幾
多
照
片
，
現
在

有
消
息
傳
出
即
將
會
有
二
人
今
年
初
外
遊
的
絕
密
照
洩
出
，

未
知
是
怎
樣
的
照
片
，
而
至
今
潘
霜
霜
仍
未
正
式
露
面
，
亦

未
正
式
回
應
事
件
，
對
林

來
說
就
像
身
邊
放
了
個
計
時
炸

彈
，
心
理
壓
力
很
大
。

無

電
視
高
層
知
道
事
件
後
的
反
應
跟
我
和
很
多
人
都
一

樣
，
是
覺
得
林

太
不
小
心
，
但
回
心
想
，
要
他
怎
樣
小

心
？難

道
只
跟
知
名
度
同
級
數
的
女
藝
人
拍
拖
？
先
請
私
家
偵

探
起
對
方
底
，
看
看
是
否
身
家
清
白
才
拍
拖
？
拍
拖
時
不
准

影
相
？
睡
覺
前
先
沒
收
對
方
手
機
？

爆
出
床
照
門
的
潘
霜
霜
儘
管
人
氣
高
升
，
對
她
形
象
卻
大

有
影
響
，
首
先
不
論
照
片
是
否
她
發
，
也
給
人
不
擇
手
段
的

狠
女
形
象
，
連
跟
誰
上
過
床
都
夠
膽
公
開
，
還
有
好
男
敢
追

求
她
嗎
？
豪
門
公
子
敢
娶
她
嗎
？
事
業
上
，
她
開
罪
了
廣
大

林

粉
絲
團
，
她
會
好
過
嗎
？

不
過
林

床
照
門
是
男
藝
人
的
明
燈
，
提
醒
各
人
要
帶
眼

識
人
，
因
為
建
立
好
形
象
需
要
長
時
間
，
遇
人
不
淑
便
會
毀

於
一
旦
。
小
心
。

林 爆床照門成男藝人明燈

百
家
廊

馬
承
鈞

知 恥

「國學熱」能熱多久？

楊天命

知玄

興　國

國
阿　杜

有道

湯禎兆

觀察

查小欣

乾坤

■復活了的《國學新視
野》。 作者提供圖片

■國家博物館北門外的孔子青銅像。 網上圖片


